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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十几头野生亚洲

象，最近成为全球舆论焦点。

实际上，亚洲象也是典型的

极小种群物种。它们主要分

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

临沧 3 个州市，处于极度濒

危状态。

这群北移野象还不是野

象界最早的“明星”。在它们

爆红之前，有一头叫“羊妞”

的亚洲象，完成了从“弃婴”

到“明星”的逆袭。

6年前的2015年8月17

日，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

一位老婆婆在自家的柴房中

发现一头被遗弃的新生小

象，它看起来奄奄一息，脐带

伤口已经化脓。她给小象喂

了点水，拨打了野生动物救

助站电话。

随后，小象被送到西双

版纳的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

繁育及救助中心。医护人员

给它清创、消炎，摄入营养。

找不到象奶，医生们决定给

小象喂羊奶。由于小象“属

羊”，又是喝羊奶长大的，大

家便给这头雌性小象取名为

“羊妞”。

“羊妞”睁眼看见的第一

个人，是陈继铭。他在老挝学

过6年的野象驯化和饲养技

能，回国后应聘到亚洲象种

源繁育及救助中心，成为一

名“象爸爸”。他说：“刚开始，

我们4个‘象爸爸’轮流照顾

它，晚上同它住一个房间。它

慢慢康复以后，就变得比较

好动，甚至爬到床上和人一

起睡。”

为了让“羊妞”顺利成

长，必须给它找个“妈妈”。

陈继铭介绍，救助中心物色

了两头母象——“然然”和

“平平”给“羊妞”当临时妈

妈，但一开始只要“羊妞”一

靠近，两头母象就驱赶它，

可能是因为“羊妞”身上有

羊膻味。“象爸爸”想到一个

“象粪掩盖计划”，他们找来

两头母象的象粪，给“羊妞”

涂遍全身。这回奏效了，两

头母象开始愉快地带“羊

妞”玩耍。

现在，6 岁的“羊妞”已

经长成身高 1.7 米、体重 1.3

吨的“大姑娘”。野化训练成

为日常项目。每天上午，“羊

妞”量完体温后，就跟着“象

爸爸”上山，学习辨认野外

能吃的食物。工作人员还给

它开了抖音号，发布“羊妞”

滑山坡、踢足球、卖萌的视

频，获得近 1000 万次点赞

量。

“野象毕竟有野性，为缓

解人象冲突，我们给村民修

了防象围栏，用高科技手段

监测预警，努力让人象和谐

相处。”云南省林草局动植物

保护处处长向如武说。目前，

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

从低谷时的 193 头增加到

300 头左右。“羊妞”所在的

救助中心，就先后参与救助

了20多头野象。

亚洲象的逆袭并非孤

例。通过采取栖息地恢复、食

源地建设、物种动态监测、生

态廊道建设等措施，云南极

小种群动物保护成效明显。

监测显示，滇金丝猴、绿孔

雀、黑颈鹤等“国宝”种群数

量均呈恢复性增长。

野象“羊妞”：从“弃婴”到“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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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
5只人工救助藏羚羊
被放归自然

文/新华社记者 王金金 王 浡

7月7日，正值可可西里申遗成功

四周年之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

护站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5只经可可

西里巡山队员喂养、救助的藏羚羊被

放归自然。

7日13时左右，在一片“扎西德勒”

的祝福声中，巡山队员打开了救助中

心网围栏的大门，一只雄性藏羚羊率

先跑出围栏，而后在围栏不远处踱步、

张望，等剩余4只藏羚羊跑出围栏后，

一起走向可可西里腹地。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

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副

站长龙周才加介绍，此次放归自然的

藏羚羊为2只雌性藏羚羊和3只雄性藏

羚羊，是巡山队员在2018年和2020年

从可可西里藏羚羊“大产房”卓乃湖附

近救助回来的。“它们有的是和羊群走

散了，有的是妈妈不在了，救助的时候

它们都还是小羊，需要吃奶呢。”龙周

才加说，“在放归之前，我们会对藏羚

羊进行野外适应训练，等它们完全能

够适应野外生活，才将它们放归自

然”。

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始建

于2002年，截至目前，救助中心救助各

类野生动物600多只，放归藏羚羊50余

只。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

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布周说：“经过

多年观察，放归自然后的藏羚羊对野

外环境适应得很好，巡山队员在巡护

途中偶尔还会遇到之前放归的藏羚

羊。”

我国藏羚羊保护专家、陕西省动

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吴晓民说：“藏羚羊是维系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可可西里巡

山队员对藏羚羊的救助放生，更多的

是体现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号召

更多的人爱护动物，保护生态。”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上世纪80年代，因不法分子猎杀，

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

从原先的20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得

益于各方多年保护，目前可可西里连

续11年实现“零盗猎”，藏羚羊种群数

量已恢复至7万只左右。

云南拯救极小种群物种记事
文/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岳冉冉 姚 兵 赵珮然

自然界里，有一些种群数量极少、随时可能灭绝的动植物，被称为“极小种群物种”。拯救它们，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当务之急。

多年来，“动植物王国”云南实施120多个拯救保护项目，对漾濞槭、富民枳、亚洲象、滇金丝猴等112个

极小种群物种进行抢救式保护。

漾濞槭从野外发现5株到人工繁育5万余株，富民枳从野生灭绝到回归定植6893株，亚洲象从193头增

长到300头左右，滇金丝猴从1000多只增长到3300只以上……曾经“命悬一线”的物种，如今“绝处逢生”。

拯救保护
刻不容缓

物种灭绝离我们并不遥远。

科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地球正在

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而这一

次物种大灭绝主要是由人类活动

造成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去年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

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人类在

留给后代的遗产问题上正处于一

个十字路口。生物多样性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造成其减

少的各种压力在加剧。”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消息显

示，我国已知脊椎动物4357种（除

海洋鱼类），其中处于极危、濒危、

易危状况的受威胁物种932种。科

研人员评估发现，我国已知高等

植物35784种，其中受威胁物种有

3879种。

“地球上的生物圈构成了一

个生命共同体。现存物种都是亿

万年演化而来的宝贵遗产；任何

物种的消失，都会降低生命共同

体的稳定性。”国家林草局世界遗

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闻丞说。研究

表明，一种植物常与10-30种其他

生物共存，一种植物灭绝会导致

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受威胁物种数以千计，保护

如何区分轻重缓急？

“2005 年，云南提出‘极小种

群’这个概念，并实施抢救性保护

行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孙卫邦说，极小种群物

种具有四个显著特点，即种群数

量极少、生境狭窄或呈间断分布、

人为干扰严重、随时濒临灭绝。一

个偶发事件，都可能给它们带来

灭顶之灾。

拯救保护，刻不容缓。从概念

到行动，从地方到全国，拯救保护

极小种群物种形成广泛共识。2010

年，云南省政府批复《云南省极小

种 群 物 种 拯 救 保 护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将62种植物、50

种动物列为极小种群物种，实施

抢救式保护。随后，《全国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

（2011-2015 年）》的发布，进一步

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上升为

国家行动。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许多危

在旦夕的极小种群物种，实现逆

天改命。

漾濞槭听起来陌生，其

实它是一种“枫树”，因发现

于云南漾濞县而得名。它是

典型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被称作“植物大熊猫”。

它的发现纯属偶然。

2001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博士陈又生在查看槭树

科标本时，发现一份采自漾

濞县马鹿塘、标着贡山槭的

标本与贡山槭有区别，推测

可能是一个新种。次年4月，

他到漾濞县马鹿塘实地考

察，几经周折找到了这种植

物，当时野外仅发现5株，后

来将它命名为漾濞槭。

“它的叶片毛茸茸的，像

一个胖手掌。果实长着一对

果翅，像蜻蜓翅膀。”陈又生

说，漾濞槭分布点生境明显

退化，人为活动干扰严重。

要人工繁育漾濞槭，必

须解决授粉、种子萌发两大

难题。

由于植株相距较远，漾

濞槭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出

的种子很少。研究人员曾经

尝试嫁接，但没成功。后来参

与漾濞槭保护的马鹿塘乡村

民张国树想到一个“土办

法”：到了漾濞槭开花季节，

把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

来，绑在另一棵树上，没想到

竟然授粉成功了。2008年秋

天，授粉成功的漾濞槭收获

了一批种子。

自然生境中，漾濞槭种

子萌发率非常低。当地林业

部门曾常规播种5万余粒种

子，仅得到 5 株幼苗。受陈

又生委托，张国树把几千粒

种子寄给孙卫邦，请他帮忙

人工育苗。孙卫邦不敢怠

慢，带领团队迅速研究，掌

握了“唤醒”种子的关键技

术，成功培育出1600余株漾

濞槭幼苗。

目前，孙卫邦团队培育

的漾濞槭苗木已在昆明植

物园定植50余株，在漾濞槭

原生境回归定植4600余株，

在云龙县漕涧林场、红河州

芷村林场迁地保护种植各

4000 株，还有约 3.8 万株在

苗圃中等待回归自然。他表

示：“现在可以说，‘植物大

熊猫’漾濞槭已经脱离险

境！”

从资源调查、科学研究、

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

护、野外回归到种质资源保

存，漾濞槭的拯救保护实践，

为其他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

护提供了借鉴。

云南省林草局介绍，目

前云南已建设 30 个就地保

护小区、18个迁地保护基地

和4个近地保护基地。滇桐、

滇藏榄、富民枳、华盖木、大

树杜鹃等一批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从灭绝警戒线上被抢

救了回来。

“植物大熊猫”漾濞槭脱险记


